
外面的世界
日本工厂生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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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组生活
早晨八

点半上班 ，
八点开始做
广播操再开
班前会 。班
长的权威是
绝对的 ，班
员们对她都
毕恭毕敬 ，
班长说什么话 ，下头的人便不住地 “哈依”。班
长也从不笑 ，老是一脸正经 。班前会之后全体立
正，背诵公司 的训导 ，最后站成一个圆 ，撅着屁
股手扯 手 地大 喊三 声 “整理整顿约 西！”形式
颇似排球赛开 始前队 员们 的聚集 ，也有点像 “文
革”中 的 “早 请示 晚汇 报”。中 国 留 学生对 此
很反感 ，远远地躲 了 。但 日 本 工 人 却很 认 真 ，
将那篇冗长的训示背得也相 当 熟练 ，看来绝非一
日之功 。

一通折腾以后才开始上班 。
工作是两人一组 ，捆包 。不是计件制 ，但谁

干多 少班长心里都有数 。值得佩服的是 ，在产品
质量上工人们都能 以主人 自 居 ，逢到稍有瑕点的
产品便仔细地挑 出来 ，其实这些产品完全过了检
验关 ，已是最后 出 库包装阶段了 ，挑出 与不挑出
全凭个人 良 心 。这使人又想到每天的 “早请示”，
他们背诵的 内容之一便是 ：时刻 以顾客的眼光来
保证质量 。

车间顶端有间用玻璃窗隔 出来的小屋 ，是全
班的 活动场所 。小屋 的墙 上贴了不少招贴画，“质
量提 高 月 ”、“环境保护 月”，每 月 都有新 内容
贯彻 。班组从不 占 用 工作时间开会 ，八小时的工
作是一分也不能耽误的 ，工间休息的时间都严格
扣除 。该休息了 ，那怕手里的活干了一半 ，工人
们也撂下不管 ；上 工 的时间到了 ，多一分钟也不
坐，很 自 觉地干 自 己 的事情 去了 。

片罔班长干 活干得太猛 ，且又 从不给对方 以
喘息机会 ，完全把人 当 机器使 ，故大伙都不愿跟
她作搭档 ，所以她在班内顶没人缘 。她也知道大
伙不喜欢她 ，一到 任务多时便使 出 些小伎俩笼络
人心 ，休息时 自 己掏腰包买点心让大家吃 。我在
组内 只干 了 两天 ，就受了 两次招待 。吃归吃 ，组
内同仁似乎并不太买帐 ，在我夸赞班长大方时 ，
我的 日 本搭档把嘴一敝说 ：咱们干得好她受奖呐 ！
现在是月 底了 ，你没见刚才上头给她送来一盒礼 ？
我说 中 国 工厂 的头儿们每 月 就不给下头的班长们

送礼 ，提着礼
品盒子在车间
走来走去让工
人们怎么想 ？
对方给我解释
说这是极正常
的，因为班长
是领导 ，是她
领着大伙干 的
啊！我说可以

给她加奖金 。日 本人说加奖金是有的 ，提礼品是
让大伙看 ，也是一种荣誉 。我想 ，这个班长也是
极不好 当 的 ，质量问题 ，安全问题 ，任务完成情
况，统统归她一人抓 ，其它人上班来下班走 ，闲
事不管 。不似国 内 ，还配备了什么安全 员 、考勤
员等 。这里没有政治学 习 ，也没有业务学 习 ，目
的很明确 ，就是干 活 ，工厂是按小时付报酬 ，工
人的其它事一概不管 。没有家属宿舍 ，更无俱乐
部之类设施 。一下班 ，男 人开着车下酒馆 ，女的
赶回去做晚饭 ，分工 十分明确 。工 间时女人们都
带着零嘴 ，掏 出来各吃
各的 ，从未有让大家共
享的 习 惯 。一次 ，看一
个叫 清子的女工在众 目
睽睽下大嚼柿子 ，中 国
留学生趴在我耳边说 ：
“ 她怎么会吃得下 去？”
但她就吃下去 了 ，而且
吃得极其 自 然 ，不受干
扰。这 从 中 国 人的角 度
是难理解的 ，中 国人要
不不吃 ，要不偷着吃 ，
要不大伙分……（三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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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中 腊 汁 肉 与 老 板 娘
冯志 春

汉中腊汁 肉 ，可谓
陕南一绝 。到陕南一趟 ，
不吃汉 中腊汁 肉 ，终觉
得没有兴味 。

因工作关系 ，我们
一行十数人 ，暂居汉 中
市郊 。初次到汉 中 。人
也生 、地也生 ，日 子 一
长就觉得乏味儿 ，不 由

地生 出 些
愁绪来 。
幸好 同来
的人中 多
有杯中君
子，于是
就谋算着
上街买腊
汁肉 喝酒
谝闲传的
事儿 。

腊汁
肉，汉中
俗名 叫
“烧腊”。

煮腊汁 肉 关键在 于腊汁
汤。汤料主要 原料有草
果、大香 、甘松 、三奈
等十 三味 中 药 ，通称“十
三香”。肉 下锅 前首先
要炝汁 上色 ，然 后下药
添水 ，煮 出 的 肉 红 黄发
亮，色鲜味美 ，装盘待
卖，煞是惹人 。早先煮
腊汁 肉 以肥 肉 为主 ，近
几年人民生活水平不断
提高 ，现在腊汁 肉 以煮
猪头 、猪杂碎为主 ，称
为小件 ；以煮鸡、鸭为
辅，用于醒汤提味 。真
是一件多样 ，不油不腻 ，
是下酒的上好菜 。

大家相 邀上街 ，第
一次寻 酒就被一 家 “如
意酒家”给吸 引住了 ，店
面不大 、陈设整齐 ；腊汁
肉件件码放在 白 瓷盘子
中，堆 花 砌 朵 ；油 儿 淋
淋，色 儿 鲜 鲜 ，叫 人 眼

馋。再看老板娘 ，二十望
上年 纪 ，手 指 象 大 葱 白
一样 泛 雪 透 玉 ，挽起 的
白袖子下露 出嫩藕一样
鲜光 的 小 臂 ；水桃样 甜
蜜盈 盈 的 脸 上 ，配 两 片
笑不 露 齿 的 小 嘴唇 儿 。
站柜 台 内 一 不 叫 卖 ，二
不招 呼 ，只 拿 眼 儿频频
地望着你 。说来也怪 ，一
行几 人 ，款款地走近店
里，待要落座 ，忽又意识
到什么 ，相互楞正一惊 ，
逐相视而 笑 复 座 。终 究
不惯 于场面 上 走 ，虽 然
个个肃了脸故作大雅之
态，然怎么也遮不住满
脸晕红 了 。一股 香 风飘
来，老板娘 如 临 风仙子
般依然移步 桌 前 ，递 过
菜单 。菜 有 荤 、炒 、干 、
凉；酒有 白 、黄 、啤 、易拉
罐。几个人 的 目 标在于
腊汁 肉 ，因此 ，捡着各种

腊汁 肉 买 了 几 两 ，又 要
了几斤 黄 酒 烫 着 喝 。看
着老板娘葱 白 样指尖在
玛瑙 般 的 腊 汁 肉 中 挑
捡、切割装盘 ，更使腊汁
肉凭 添 了 几分 色 气 、香
气，只 觉得 舌 根 生 出 津
来，口 水顺嘴角 往外淌 。
喝酒 中 间 ，老板 娘殷 勤
款待 ，熟练地烫 酒 ，麻利
地冒 汤 ，问长问短 ，拉着
家常 话 儿 ，真 如 燕 语莺
歌，实在酒热心暖了 。

此后每次喝酒 ，必
到“如意酒家”，日 子
长了 ，人也混熟了 ，吃
肉时指那切那 ，老板娘
总是极尽奉承 。每 当 酒
足肉饱 ，心满意足离开
酒店时 ，总不忘偷偷再
瞟一眼老板娘那 白 白 的
手臂和那黄澄澄的腊汁
肉。

而今 ，离开 汉 中 ，
腊汁 肉 的 味 与 老 板 娘
的影 ，依 然 时 时 让 人
想起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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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个晚上 ，我坐在后院的大
槐树下数星星 ，空气中 一 丝甜意的
香味袭来 ，夜 ，缓缓地缓缓地深了 。

“ 瞧 ，星星！”一个声音惊动
了我。我抬起头 ，遥远的天边果真
有一颗很亮、很亮的星 。

我的眼前是一位女孩子 。
她穿 着 一 身 略 显 短 小 的 学 生
服。梳着小辫 ，她的眼睛眨也
不眨地望着那颗星 。在她那双
明眸中 ，我看见了 一颗星 ，是
那样的清澈 、明亮 ，给人以舒
心愉悦的感觉 。

“ beautifulsta——美 丽
星！”我脱 口 而 出 。

“ 是北极星 ，”她纠正我 ，
“ 它能为迷失方向 的小动物指

引方向 ，能替迷路的小生命找到 回
家的路……。”我又一次抬起 头 。
在那颗星旁边 ，又有几颗星 星跳 了

出来 。于
是，我们
坐在 一起
数星星 ，
直数到深
夜。我得
知她叫孙
红林 ，是
借读生 ，
比我低一
级，和我
在同 一个
学校 。

我们成了好朋友 ，每天上学 、下学
总是一块走 。晚上就一起坐在大槐树
下数星 。过了些时 日 ，我发现同学们开
始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，一帮女
孩子在我们背后低声议论着什么 ，一

俟我们走近却又哑 口 无言 。
终于 ，我被班主任 “请 ”

进了教研室 。
“ 说说你们的事吧！”班

主任 说 。
“ 什么？”我愕然了 。
“ 别紧张嘛 ，你们的事我

早就知道了 ，你还是对我说实
话的好。”老师显得很大量很
亲切 。

我实话实 说了 ，但班主任
一个劲地摇头 。他实在无法相

信一对少 男 少 女每天晚上一起坐在树
底下数 星星 。那么单纯 ？

“ 你要好好想想 ，小小年纪就谈
恋爱 ，有什么好处 ，你这样做对得起
父母 ，对得起学校吗？……赶紧 回头
吧！……你 该醒 醒了……。”老师的
话，真可谓苦 口 婆心 。我怔住了 。早
恋，我象躲避毒蛇 一样躲避它 。过去 ，
我听说谁早恋就会对谁吐 口 水 。可如
今，它竟按在了我的头上 。我惊呆 了 ，
仿佛 当 头挨 了 一记闷棍 ，头晕沉沉的 ，
不知是怎样走 出校门到家的 。我开始
疏远她了 。上学时我躲着她走 ；放学
后，我最晚一 个离开学校 ；在路上碰
见了 ，我也要左顾右盼害怕 同学看见 。

这天下午放学 ，我整理好 书包 ，
天就下起 雨来 。雨越下
越大 ，白 亮的 雨点 夹杂
着轰隆 的雷声和一道道
闪电纷拥而至 。这 下 可
惨了 ，怎么 回 去呢？正
当我 站 在 房 檐 下 发 愁
时，一把 雨具塞到了
手里 ，回 头 一看 ，是她，
我不知所措了 。她那双
明眸中 充满了 幽怨和委
屈。我们一路 回 去 了

第二天 ，我又被 老
师请进 了办公室 。
挽救我 ，学校做 出 了
断的决定 ，决定 让 该
林转 回原来的学校

第三天下午 ，她
走了 ，我赶去车站送她 。

“ 别担心。”她强
颜笑了 笑 ，走了 。

我只点了点头 。夕
阳已挂在树稍 ，一只落
伍的大雁正斜斜掠过 ，
去追赶雁群 。我看到车
上她那双明眸中 闪动着
的泪光 ，仿佛又看见那
颗星——北极星 ，它依
旧挂在天边 ，仍是那么
明亮 ，温馨 。


